引言   在中國近代天文學史中，有兩位天文學家很少被國內的官方刋物提及，一位是高平子 (1888 – 1970)，另一位是張雲 (1896 – 1958)，考其原因，兩位先生大慨曾為國民黨效力，在統戰思維之下，他們的天文事蹟有意和無意之間被淡化下去。高平子比較好一點，1948 年遷居台灣得以延續他的天文事業，張雲則像戰後大量來港的難民，寄居九龍荃灣，晚年坎坷直至 1958 年病逝。我曾聽本會顧問廖慶齊先生憶述，他探望過在荃灣患病的張雲，可惜以後就無再見了。

少年時我看過張雲的《月球》(本會的書架上仍有一本)，現在還有印象。他的 《月球》與 Patrick Moore 的《Guide To the Moon》，加一支用老花眼鏡片自製的望遠鏡，這三樣東西就成為我當年自編自導的 “觀月作業”。
輾轉四十年，兩位先生的事蹟幾乎沒聽過，數年前我才在國內雜誌《天文愛好者》、《中國國家天文》見過高平子的傳略。至於張雲，除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提過外，我只在互聯網找到零碎的資料，現在整理後以繁體字節錄於後，紅色註號是我附加的。在我眼中的張雲，他是首位建立中國人自主天文台和大學天文系的人，其貢獻是不容否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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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雲  癡心問天，但求真理
人物簡介
張雲，天文學家，字子春，1896年8月31日出生於廣東開平，曾留學法國里昂大學獲天文博士學位，兩度出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山大學天文台於1929年落成，在此前，我國高校沒有天文台。1947年，張雲在美國講學期間發現一個位於鹿豹座南端的新變星，此星即德雷伯星表第 25878 號星。此消息由美國哈佛大學天文台台長沙普利 (Harlow Shapley) 向全世界及各天文台予以發表，張雲遂傳名學術界。1949年張雲寄居於香港。1958年10月27日在香港病逝。

評價
“(天文台) 成立以來，興辦諸端：如廣州氣象與時刻之報告，星體及太陽之觀測，日曆表之印贈，兩月刊之發行，變星觀測會之組織等，皆其實施之重要工作，成績彰彰，有口皆碑……至地方上經緯度之測定，則結果准嚴……圖書儀器，不斷擴充，參觀人士，絡繹不絕……字宙真理，賴以演進，迷信思想，亦自冰消”。 —— 何衍璿 (張雲之同事，曾任中山大學數學天文系主任)

精彩言論
“要想科學進步，第一個關鍵就是要打破秘密和門戶之見……天文學在科學中是怎樣重要，不必再替他在這裏搖舌。然而我們總覺得，不只是我國人，還有許多外國人，許多天文等著我們天學無繼的中國，對於天學有些表示。科學的真理雖無個性，但科學的進步是靠著人類的努力。我們也是圓顱方趾，秉賦和別人相等，難道就甘自暴自棄嗎……我們已立意要用連綿不絕的精神，向天界探真理……向期望我們的人群中，有一些表示”。  ——《國立中山大學天文台兩月刊》發刊詞
“傳播文化，探討學術，是大學的重大使命……一個大學的存在，正是反映著一個民族的靈魂，也是一個國家的乃至全世界的最高學術、文化成就的表徵……中山大學是華南的最高學府，它有宏大的規模和光榮的歷史……抗戰以來，學校一再遷移，給辦學帶來很多困難，但是中山大學的同事同學，大家都依然能夠專精一志，致力於學術的研求，因為大家都很明白，無論從大學建立的本旨說，從民族國家的遭遇說，我們今天都應該排除萬難，為傳播文化，研討學術而努力。《中山學報》的刊行，正是這種努力的部分表現。” ——《中山學報》發刊詞
復活的靈魂  ----- 張雲：雖知宇宙天象，卻難判人間世相  
     
說起中國近代天文學，不能不提到張雲。這是一個在特殊歷史環境下，命運充滿坎坷、評價非常複雜的天文學家。天文學上的貢獻與其政治上的污點形成對照 (，以致他的聲名模棱兩可，後人對他的瞭解也少得可憐。據張雲的女兒透露，《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編撰時，曾經為編不編張雲的詞條發生過爭論。而如果張雲一生 “清白”，也許這完全是一個笑話。還有，雖然他曾兩度出任中山大學校長 (第一次為代理校長)，但在現今的中山大學關於他的資料少到幾乎沒有的地步，委實讓人詫異。正所謂 “一棋不著，全盤皆輸”。張雲的—生，恰好是對此古話的悲涼詮釋。

張雲出生於商賈之家，但少時家境貧困，於是篤志力學。從廣州到武昌，完成其高等師範學業，後於菲律賓怡朗華僑商業學校當校長，又到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教。繼而去法國留學，列席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在英國劍橋召開的第二屆大會。其後任教於中山大學，隨中山大學於抗戰時期輾轉遷徙，並任代理校長。抗戰勝利後，赴美國哈佛大學講學，旋即又去英國，解放前夕又再次出任中山大學校長。

可以說，張雲解放前的人生之路，雖不平坦卻也一路順暢。其中有幾個細節值得注意：1920年起張雲留學法國期間，曾與當時旅法國民黨人吳稚暉、李石曾相善；1937年，受命策動在廣州的陳濟棠所屬飛機北飛成功，曾獲國民政府雲麾勳章； 1944年赴重慶任西北各省高等教育視察團團長； 1945年抗戰勝利任兩廣教育特派員；1948年被推選為 “立法委員”。這明顯是他人生的重大污點 (，也足以回答為什麼解放後張雲匆匆奔赴香港，並對回國 “有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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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後，兩種不同的命運。倘若有如果，張雲後來的命運會怎樣呢? 會不會把中國的天文學，至少是天文學教育帶入一個更高、更好的境地? 我們不得而知。歷史只上演一次，張雲也只有—輩子。當我們回望張雲走過的路，去看看廣州至今仍保存的天文台遺址，也許你會心生些許感慨，但可能僅止於此。很多人根本沒聽說過張雲的名字，對於他曾經的所作所為毫無瞭解。

他在中山大學開創和發展天文學教學與科研事業，是他的主要貢獻之一。他在中山大學 (也是全國) 初次開設門類齊全的天文課程時，並擔任天文學的主課，編著了《普通天文學》、《高等天文學》等教材，為國內的天文學教育打下了基礎。他以天文學科不能只攻理論而應實地測量經緯度、標準時間以及氣象變化等為由，多方遊說、籌措資金以建造一個完備的天文台。他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1929年，我國近代最早自辦的天文台在中山大學落成。

據他的女兒講，張雲是一個 “很風趣，喜歡講故事” 的人，而且 “喜歡古典詩詞，也寫點詩”。不難想像，一個接受過國外高等教育，同時又愛好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其思想體系肯定是異常複雜的，而他的感情，顯然也不是普通人所能企及。在他的胸懷中，有著十分明顯的遠大志向，那就是：發展中國天文學，發展中國科學，以科學拯救中國。他的女兒說，張雲 “是一個很愛國的知識份子”，而她本人也深受父親的影響，不僅選擇了天文學系，而且很長時間抱有 “科學救國”的想法，只不過在那個 “烽火連三月” 的年月，革命的熱忱終於掩蓋了這一想法，而促使她最終走上了 “革命” 的道路。     
   
常理而言，張雲的人生是失敗的，非常失敗。有功無名；愛國卻難以報國；心愛的女兒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且與他結髮終生的妻子一道，留在了故土，雖沒有遠隔重洋卻無異于遠隔重洋，至死，也無法見最後一面。一個可歎的時代，一個可悲的人。張雲曾經的榮耀與晚年的淒涼，可圈可點。也許這僅僅是一個結，作為天文學家的張雲的結，以及作為父親、丈夫的張雲的結，即便他身後仍沒有利索地解開，但終有一天，時間會自然解開一切。那個時候，中國的天文學界也如張雲曾經所努力的目標，達到了世界一流。人們也不用紀念，甚至無需懷念，一種凝固的情感會悄然滴落于張雲墓前。
受聘中大，建天文台

1926年8月17日，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後，學校進行了教學體制改革。在改革過程中，學校聘得留學法國獲天文博士學位的廣東開平人張雲為數學系教授。為發揮張雲教授天文學的特長，數學系改成數學天文系，此乃全國高等學校之首創。
張雲積極發揮其專長，大力加強天文學科的建設。尤其為加強天文學的教學和科學研究相關的實驗場地建設，張雲提議，申請在廣州觀音山 (今越秀山) 建築天文台(。後在學校當局的支持下，1927年2月在原理科學院 (此時改稱自然科學院) 所在地附近一塊土地上興工建築，1929年3月落成。在此前，我國高校沒有氣象台，國立中山大學天文台便成了全國高校的首創。該天文台建于廣州純陽雞古天文台 (建於1824年，時稱朝鬥台)、香港皇家天文台和上海徐家匯天文台 (建於1872年) 之後，比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落成 (1934年) 還早五年。天文台建設過程中尤其注意購進外國的先進儀器設備，經過多年努力，到1937年，天文台的設備已頗為可觀。
天文台建成後，一切氣象天文儀器重新裝設，原物理系氣象實驗所的多種儀器也併入該台，故該台便以天文為主，兼及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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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變星觀測重任，熱心學術交流

天文台建成後，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在北京的中國天文學會變星觀測委員會發函云 “俾我國人對於變星觀測有興趣者，得聯絡收切磋之益。惟國內天文台之由我國人所辦者以本校為首屈一指，而對於變星觀測，亦有完善之設備，故特將該會移交本校天文台辦理，並請張雲主任 (天文台主任) 就地組織設法推廣”。天文台一經落成，便承擔了全國變星觀測的重任。張雲接函後，便於1930年3月8日在天文台召集本校之對於變星研究有興趣者，開會以討論會務之組織及一切進行”。
接著，中央研究院來函征取天文概況。來函略謂：“擬編中國天文研究概況—書，用中西文字分別敘寫，以便傳於國內國外。知本校有天文台之設，特為征取概況，請調查專案填複等由。聞已照表填就，隨函寄複該院云”。
1930年3月中旬，廈門大學為參考中山大學天文台，特來函調查中山大學天文台。《國立中山大學日報》1930年3月20日報導了《廈門大學調查本校天文台》的文章，文章稱：“福建廈門大學原設有氣象觀測台—所；現聞本校建有天文台，設置完備；特於昨日備附調查表隨函送校，請照填複，藉資參考等詞前來；聞本校昨已將表轉發天文台主任張雲查照填送云。”
早在天文台建設期間，國際天文台聯合會聽聞中山大學建設有天文台，考慮到廣州所在的經度，擔任觀測尤為適宜，便特地邀請張雲加入觀測組織，彼此交流，進行學術切磋。張雲此後便主持和安排中山大學參加國內或國外的天文觀測活動。如1933年的萬國經緯測量，1936年參加蘇日觀測日全食等。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6月19日的日全食，中國組織了兩個觀測隊分赴蘇聯、日本進行觀測，均要中山大學派人參加。剛好當時畢業後留校當助教的鄒儀新留學日本，在東京天文台實習，張雲便派她參加日本的觀測，往北海道伎幸村擔任拍攝日食電影及確定初虧與複圓時刻。中國隊員觀測活動情形由《朝日新聞》記者拍攝，“于東京二十八間電影院中，列入世界消息，公映一星期。”鄒儀新被日本新聞界稱為該次日全食觀測成功的惟一女性觀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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輾轉遷徙，任代理校長

1938年10月21日，日軍侵佔廣州，中山大學西遷雲南澄江辦學。由於顛沛流離，長途搬運，實驗儀器損失嚴重，數學天文系僅剩幾何模型及些許天文儀器。遷到澄江後，只能就地建築簡易觀測台，以簡單方法進行天文觀測。1940年8月，中大從雲南澄江搬至粵北坪石辦學。
數學天文系遷到坪石塘口村後，想方設法在短期內建成天文台，以迎接1941年9月21日的日全食觀測。這次 “日全食經中國中部一帶，三百多年才有這樣一次，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1941年6月，張雲教授應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邀請，任中國日全食東南觀測隊隊長，鄒儀新副教授擔任幹事，于8月初赴福建崇安及江西觀測。其主要工作是攝取日食采象，研究日食光度，及日食時天空亮度，測定接觸時其觀測地磁，拍攝電影等。
1941年8月，張雲教授被任命為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 (此前為學校教務長)。在他任上創辦了全校性學術刊物《中山學報》，在當時經費困難的情況下，仍用鉛印出版。該刊創刊號於1941年11月間問世，他親自寫了《發刊詞》。

發現新變星，聲名遠播

抗戰勝利恢復廣州辦學後不久，張雲於1946年冬應美國哈佛大學邀請，赴該校講學。1947年12月，張雲在講學期間發現一個位於鹿豹座南端的新變星，此星即德雷伯星表第25878號星，其位置約為赤經4h 9m，赤緯53°23′。他檢閱此星所在區域的照片800張，從1898年起至當時均包括在內，獲得此星亮度最小時所在區域，證明此星為變星 (也有稱為熱炭星)。此消息於1947年12月間，由美國哈佛大學天文台台長沙普利向全世界及各天文台發佈，哈佛大學並贈予中山大學遠東最大的天文望遠鏡及一批新式儀器。由於這一新變星的發現，張雲傳名世界學術界。
多部著作流傳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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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雲一生致力於 “向天界探真理”，有多部天文學著作遺世。在檔案館，
記者找到了他編著的《普通天文學》、《變星研究法》和《高等天文學》。
張雲教授自1927年初到中山大學任教，至1949年10月離開廣州去香港九龍，在校23個年頭，為中山大學的天文學科走在全國大學前列作出突出貢獻。他先後身兼天文台主任、學校教務長、三次出任學校代校長、校長、天文學系主任等多個管理職務，以及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天文研究所所長等職。他除了主編與天文台有關的刊物外，還撰寫出版了多部著作，如《變星法研究》、《天文學概論》、《普通天文學》、《高等天文學》、《天文學實驗》、《天文台成立始末紀》，以及英文譯著《星球和原子》(英國劍橋大學愛丁頓著) 等。他還撰寫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及文章，如《星之光帶分類》、《“司父” --- 變星之特性》、《茄勒世司父 --- 變星之週期光曲線)、《造父變星之雙星觀》，《變星SZ Cassiopeiae之平均光曲線》、《變星RW Cassiopeiae之平均光曲線》、《233261 --- RS cassiopeiae變星之觀測及其平均光曲線》、《半規則變星TW Pegasi》、《變星TX Cggni之平均光曲線》、《論Saros週期》、《如何實行變星觀測》、《廣州氣候與日斑的關係》，以及《天文界消息》、《國際間觀測短期變星消息》等。
桃李芬芳，香滿天下

張雲教授多年主持工作的天文台、數學天文系的天文組，和以天文組為基礎成立的天文系，不僅在天文學科建設上作出卓越的成績，而且在專門人才培養上也作出突出的，貢獻。如上面多次提到的鄒儀新教授，是張雲教授親自培養的我國第一位女天文學家。而出自張雲、鄒儀新門下，1949年從中山大學天文學系畢業的著名女天體測量學家葉叔華，畢業後成為新中國的天文學科的骨幹，擔任過上海天文台台長、研究員，是中國科學院為數不多的女院士。另一位畢業於1951年的席澤宗，則成為我國的天文史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他提出了從史書中鑒別新星的七條標準、區別新星及超新星的兩條標準，從中、朝、日三國的歷史文獻中確認出90個新星記錄，其中有12個可能屬於超新星，並討論了這12個超新星和當今觀測到的超新遺跡以及射電源的關係。

中大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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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天文台之于張雲的意義不言而喻，可以說那是他心血的結晶。中山圖書館與廣東博物館後面，毗鄰 “紅樓”，越秀中路125號，中大天文台掩映於綠樹叢中。現在．它已經是廣東科技報社的所在地。隨時光一起脫落的顏料讓天文台變得斑駁不堪，像風燭殘年的老人。就是在這裏，當年的天文台對中山大學天文組師生進行實地觀測和天文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世界著名的天文台多分佈在北緯40度以上，40度以下的很少；而中大天文台位於北緯20多度，十分有利於天文科研和教學實習。天文台的各種儀器也較先進，如法國制天文標準時鍾。天文台本身的經常工作有：太陽黑子觀測，變星研究、時刻確定、經緯測量、氣象觀測等。然而這一切都已經遠去，如風而逝，留下的只是—個回憶，天文台也變成了一幢普普通通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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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 一位愛國的知識份子  一位嚴格慈愛的父親
被訪者：張劍美，張雲的女兒，1931年生。
歷史總是這樣捉弄人，曾經身為中山大學校長的張雲，在中山大學竟然幾乎沒有關於他的資料。據曾撰寫過張雲詞條的中大退休教授黃義祥介紹，張雲有一女兒，現在廣州，然不知其聯繫方式。幾經輾轉，記者終於從張雲女兒的大學同學、曾在北京天文台任職的洪斯溢( 那裏得到了張雲女兒張劍美的聯繫方式。當記者在廣州梅花村內一幢舊居民樓裏見到張劍美時，儼然發現她也已經是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客廳的壁櫥裏，擺放著張雲及其夫人王佩英的照片，讓人一望之下，頓生許多人生蒼茫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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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雲的第二任妻子王佩英      張雲的女兒和女婿現今居住在廣州梅花村
記者 (以下簡稱記)：  你是在你父親張雲身邊長大的嗎?
張劍美 (以下簡稱張)：是的，我從小就與父親在一起。我還有一個姐姐，去年去世了，她是我父親與前妻 (父親受父母之命娶的妻子) 的女兒。父親對我嚴格而慈愛。記得小時候，我還沒開始念書，他就教我背唐詩。我小學一年級時，抗戰開始，那時父親已在中大教書。後來，中山大學搬到雲南澄江，父親跟了去，母親帶著我去了香港。結果，在雲南父親因為水土不服，大病了一場，就叫母親和我也去雲南。我們在雲南住了一年左右，條件很艱苦。我的小學五年級是在澄江念的。再後來，中山大學又搬到了廣東坪石。大約1941年，父親當上了代理校長。第二年，父親就辭職不幹了。現在想來，大概是因為派別鬥爭的緣故。我們於是去了湖南耒陽，我的幾個叔叔在那邊工作。在這段時間裏，父親沒有去工作，專心在家裏寫書。家旁邊有個小菜園，父親早晚勞動，生活很樸素，有時候運動一會，有時候在外面逛逛。我當時上初中，那段時間是我與父親接觸得最多的日子。父親平時很風趣，喜歡講故事，朋友來了就會講，他的學生、朋友也很尊敬他。父親喜歡古典詩詞，也寫點古體詩。父親在那兒住了兩年。1944年，他一個人去了重慶，我與母親繼續留在那裏。後來，由於日本侵佔，母親和我、還有兩個叔叔、祖母、姑姑一起避難到了藍山。我們是一路走過去的，很艱苦。我們在藍山住了將近一年，抗戰勝利了，母親和我、還有父親都到了廣州，一家人團聚。那時，父親是國民黨教育部的特派員，來廣州接受日本投降的工作。大約1946年，父親去了哈佛大學講學、搞研究，並發現了新的 “變星”。1947年去了英國。大約1948年末，父親回國，重新回到了中大。1949年，父親任中山大學校長。我是1948年上了中山大學，受他的影響，我也學習天文。當時，中大的革命浪潮很熱，我在校寄宿，參加了地下組織，與父親的接觸很少。1949年7月23日，國民黨去中大抓捕進步師生，我恰好回家，沒有被抓。後來我就去了解放區，從此就再也沒有跟父親見過面。解放後，父親以及叔叔等家人都去了香港，執教於中專院校，潛心天文科普寫作，母親則一直待在廣州。1950年，我在廣州見到了母親，我們母女相依為命。
記：你去了解放區，不想你父親嗎?
張：那時候我年輕，思想還很單純。心裏就想，既然父親是國民黨的人，那就劃清界限算了(。解放後，母親也經常提到父親，說他很想我，也想回來，但有顧慮。母親文化程度不高，是個家庭婦女，心裏只有我這一個女兒，所以說什麼也要跟我在一塊。她於1984年去世。
記：後來有沒有去香港掃過你父親的墓?
張：改革開放後，我第一次去香港，見到了父親的墓。

記：現在還像從前那樣看待你父親嗎?
張：思想有點矛盾，怎麼樣來評價父親這樣一個人呢? 我想，至少他一生對於中國天文學還是有很大貢獻的，而且他是一個很愛國的知識份子。不過，由於一直與父親劃清界限，情感也不敢流露，所以現在也已經很淡薄了。   (本版撰文/ 攝影  本報記者  李輝斐 (資料圖片除外) 2008年 來源: 南方都市報)


另一篇關於中山大學數學天文系的口述歷史

節錄自 http://www.gzapg2010.cn/09/0703/14/5DA9GNLP0089017V.html
講述人：鍾集，中山大學數學天文系畢業生 (1940－1944年)，為華南師範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現年 (2009) 85歲。

遠在韶關上課，天文系只有3個學生

中大舊天文台是由張雲教授一手策劃組建的，1929年落成。他是留法天文學博士，也是天文台的台長，後作為教務長，不到一年就兼任代理校長，隨後就升為校長。1936年新天文台建成，1938年10月日寇佔領廣州，學校西遷，中大就散了。1939年從雲南城江搬回後就開始招生，1940年就上課。

我們那一屆是在韶關坪石度過的大學生活。當時數學天文系一共就只有三個學生，上一屆也不過是四個學生。

那時大學裏的專業課程很少，不像現在五花八門。而中大的天文系，實際上是在數學系裏面開辦的天文專業。我們數天系在坪石讀書的時候，課程只有三科：數學、天文、物理。都是以學習理論知識為主，比如利用筆算和查表，來計算日食和月食的時間。後來天文系才從數學系裏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系。

子午儀是當時最了不起的儀器

由於遠在韶關讀書，整個大學期間我們都沒有機會接觸到當時的中大天文台，而在坪石校區裏的天文設備也很簡陋，系裏最重要也最厲害的儀器就屬子午儀了。那是每天晚上用於測試的天文儀器，不僅可以測時間，還可以測經度、緯度。正規的天文台的頂都是圓形的，以便於子午儀的觀測，但是當時的條件有限，我們只能把子午儀固定在頂層的地板上，再用可活動的木板做一個 “簡易頂”，需要測量的時候就把頂拉開，不需要的時候再關合起來。後來聽說日本軍要來，我們就把這些重要的儀器裝到木箱裏，運到雲南鄉下，卻還是被日本鬼子撞個正著，把子午儀給損壞了。修好以後，這個子午儀又輾轉到了南京大學的天文系那邊，我去南京參觀的時候，還見到了它。

經年之後重見中大天文台
從中大天文台的歷史來講，中大天文台應該總共有三個地址：一是在越秀中路廣州演出電影公司大院內，現在已經沒有使用了。二是在石牌華南理工大學內，當時華工裏面有一個 “華南日軍司令部”，由於是被日軍所占，沒人敢去破壞，所以到現在還保存得完好無缺。三是在1952年科研調整後，石牌中山大學被拆分，中大天文台就遷入了南京大學的天文系。

1944年畢業後，我回中大當了兩年的數學天文系助教。當時便在中大天文台裏面工作，地址就是在越秀中路的中大舊址那裏，教授們都在那裏辦公。當時在老天文台，可以觀測變星，那是一種光亮會變化的星星。後來中大又搬到了石牌華工那裏，又建了一個新的天文台，新天文台還未建成，我就離開了中大，回了家鄉潮州教書。1954年重返廣州，在華師數學系當教授。

幾年以後，我又重新見到了中大天文台。那是1960年，蘇聯想開辦海南天文台，省委接受了任務——培訓天文系大學生的工作。那時中大不願意辦，於是由華師來辦天文系，讓我去考察天文台。當時中大天文台已經成了一個照片社的辦公地方，於是系開了介紹信讓我進去參觀。那個天文台已經基本荒廢了，除了一台天文望遠鏡，什麼都沒有了。後來因為某些社會因素，華師的天文系辦了兩年後便取消了，新的天文台也沒有建成。
( 當年他向政府呈遞了一份洋洋灑灑的申請，希望可以建立 “國立廣東天文臺”，以研究 “天學” ---





“在應用上言之，天文學為航空、航海、地學測量等必具之知識；在學理實證上言之，則解決哲學、玄學中一切關於宇宙之構成問題及為近代相對學理之基本實驗所必需，故天文佔科學中重要位。我國天學發現極早，泰山天學史莫不以伏羲皇帝為我國天學開創鼻祖。四千年前已露天學端倪。但按實際言之，天文臺除上海、法國教會所辦餘有天文臺，可供實在研究者外，其餘有我國人管理，為國家所有物者，一為昔年德人在青島所建氣象者，其中有極小規模的天文儀器一二具；一為北京中央觀象臺，則幾成天文儀器博物陳列所矣。此外欲得一儀器較新式，設備較完全，足以供使用者，不可得也。





吾粵為吾國東西文化溝通要津，且為國民革命發祥地，今者國立中山大學已經成立，如天文學一科，亦已編入課程，從事授課。唯天文研究，最重實測，設無天文臺以供實驗。則學者對於所學，多難瞭解。而教者亦以缺少研究工具，不能有進益，故為完成中山大學為高等學府計，為養成我國天學人材計，此廣東天文臺之建築所不容緩者也。”





這一情真意切的申請沒有獲得政府批准，但並未阻卻張雲建立天文臺的熱望。





1926年11月《廣州民國日報》





中大在1936年建另一新天文台 (今華南農業大學校園內)，面積是舊天文台的4倍，建成後因日軍入侵廣州就一直閒置，直到1946年才正式使用。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當時中國唯一的天文學系 —— 中大天文系全體師生、天文台員工，以及儀器設備調入南京大學，天文學研究從此在廣東中斷，廣州只留下中大天文台這個文物。� HYPERLINK "http://www.gznet.com/gzcity/shxz/ztbd/201004/t20100412_1428631.htm" ��http://www.gznet.com/gzcity/shxz/ztbd/201004/t20100412_1428631.htm�  





1930年3月，中國天文學會變星觀測委員會在中山大學成立，張雲任主席委員。








1929年落成的中大天文台，設天文鐘、15cm子午儀、20cm反射鏡等。





中大天文台如今已成為


廣東科技報社的所在








( 以 “污點” 形容一個人是國內文章的特色之一，但這不代表海外中國人的意見。





( 洪斯溢 就是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1980 年版) 編撰 張雲簡略的人，但書印的張雲出生日期是 1897 年 9 月 11 日，張雲研究的變星是 FW Mon。網文寫的出生日期則是 1897 年 8 月 31 日，變星是在鹿豹座的 HD 25878。我查星圖及外國文獻，那顆變星確是 HD 25878，又名 XX Cam，見 � HYPERLINK "http://www.ias.ac.in/jarch/jaa/1/71-78.pdf" ��http://www.ias.ac.in/jarch/jaa/1/71-78.pdf� , page 1 ---  “A search for light variability on Harvard plates by Yuin (1948) from 1898 to 1948 showed only one light minimum of 1·7 mag depth during 1939-40…”，Yuin 即是張雲。











( 想起一套曾在 1980 年被香港政府禁影的「皇天后土」電影，一年後來才解禁。


片中一班失去理性的紅衛兵 “清算” 父母親、兄弟姊妹、同事的瘋狂行為 ..…








( 1936年日全食的中國觀測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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